
陈巨飞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
“一些人走了，一些人又回来。如果有走失的兄弟在夜晚叩响河畔的门扉，如果是寻

求慰藉，我们将再次推杯换盏，不觉东方之既白。如果想寻找丢失的青葱岁月，寻找承载

梦想的纸船，请继续一路顺风，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在离河畔不远的地方，我一直在河畔。

我又见到了最新一批的河畔人，他们是何伟、李涛、任少亮等人。年轻真好，我又看

见了当年的我们。他们对诗歌是谦虚致敬的，怀着这样的态度，诗歌是不会欺骗他们

的。我很喜欢他们，我甚至觉得，较之于当年的河畔人，他们更纯粹。虽然他们还不够豁

达，不够洒脱，还有些不够自信。也许他们将是真正河畔之子，行走在春天的诗歌之子。”

（作者出版诗集《时光书》、《少年史》）

王太贵 《有关河畔的词汇——槐花》
“记忆中，我们边说边走，从校门口又走到了新区的读书长廊，月光穿过稀疏的藤蔓

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话题很快又转向了刘亮程，他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在当时很

热，张落兴致很浓，他特别喜欢这本书，还模仿着写了一篇小小说《流浪的布拖鞋》，我也

写过一文叫《寻找刘易志》。那晚的谈话非常的杂乱，说了诗歌，讲了小说，谈了散文，当

然更多的是河畔的未来。” （作者出版诗集《数山》、《我的城堡》）

抹园 《槐花和广玉兰》
“槐树和广玉兰或许便是我对整个河畔‘物’的感性认识了，现在有时还想起它们。

还在学校的时候每次走到树下的时候，我的私心里似乎就觉得这些树本来就是河畔的

了。或许它们本来便是河畔的，没有这些看似渺小的植物，这些纷纷扬扬的花瓣，河畔仿

佛便缺失了一角一般。” （作者出版诗集《惘事记》）

何伟 《循迹黄金时代》
“往事何其多，往事不再来。我们只是在循迹中，感受着过往的温暖。我们循迹，不

过是钟爱纯粹的温暖与对时光的无可奈何。在循迹中，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不曾为这些

没能遇见感到遗憾，我们拥有另一个新的环境来开启河畔下一个辉煌的时代。”

（作者出版诗集《哪有羊群是白色的》）

任少亮 《地点、片段、句子》
“你们都不在了，都远离了。直到发现，连自身，都在远离而无法掌控。但我知道，真

正的‘河畔’，我也愈加贴近。写不写有什么所谓呢，写得好坏与否又有什么所谓呢……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看到河畔新一届孩子吴静、孙效增、束京华等似曾相识因诗歌

而澄澈的眼神，内心充满慰藉。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传承了吧。‘滔滔者之边缘’，当年的一

句戏说，而今却真正成了所有‘河畔人’内心的执念。” （作者出版诗集《岛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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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河畔即有第一本刊物出版，内容既有诗社

成员作品，也有安徽诗歌同仁以及网络诗歌作品。紧接

着，外语系学生刘义民加入河畔，他将河畔的写作引入网

络。2005年初冬，诗歌爱好者孙苜蓿加入河畔，2006

年，河畔遇见抹园和简翦翦，至此，河畔黄金时代成员悉

数登场。每一年，河畔都会吸收新成员，但并非为了壮大

和延续团体而吸收新成员，而是从写作出发，吸收不同风

格的诗歌写作优秀者。何伟、任少亮的加入为河畔带来

了不同的气息，李涛、孙效增、单永帅等白银时代成员的

写作，让河畔写作得以后浪推前浪。如今，又有蓼蓝、丁

耀阳等青铜时代成员涌现。

河畔并非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兜兜转转自娱自乐的

团体，在网络上开辟阵地，与各地民间写作者建立联系互

相交流，才得以让诗社成员走出去。河畔诗社的创作，不

是高墙内的诗歌。

另一方面，从写作风格来看，诗社成员写作风格迥

异，很难找到两位风格雷同的创作者，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地方，也是区别于大多其他民间诗歌团体的地方。如今，

写作的地域性，不仅仅是指某个区域的写作者惯于以家

乡或居住地为创作灵感源泉，更是意味着某个地方的写

作者抱团创作，容易写出风格雷同的作品。特别是高校

诗歌，更容易犯此类通病，往往是语句晦涩，或者为赋新

词强说愁，倘若没有真正融入到外面的世界，整日只是沉

醉于书本，很难汲取到创作的灵感，也难以写出打动人的

作品。而所谓高墙外的作品，不仅仅是为那些饱腹诗书

的学者们准备的，更是为任何一个路人甲准备的，是可以

触通任何一个人的作品，只要读者和写作者有共同的生

活和生命体验。河畔的写作，就是这样的诗歌。

在河畔，讲究写作技巧是会被鄙视的，没有人会讨

论章法修辞，因为河畔相信个人的禀性和悟性，正因

如此，他们的诗歌“说人话”。所以虽说性质是高校诗

歌团体，但实质却倾向于民间诗歌团体。

国内有大大小小的民间诗歌团体，有的昙花一现，有

的仍艰难自费出刊。因为经费问题、人员内部矛盾问题

等，很多团体难以持续，或者持续着却难有活力。河畔诗

社尚能如此，主要的机缘是大家相识于少年，惺惺相惜数

十载，仍有梦想，所以无需费力坚持。倘若需要用到“坚

持”二字，大概意味着离消亡不远。河畔走到今天，是顺

其自然、水到渠成。

人世十年，沧海一瞬。河畔同仁所取得的成绩，也许

不仅仅是所发表的刊物，所获得的奖项，所拥有的读者，

所偶得的名气可以衡量的。十年的写作，于个人来说，是

一种修行，而河畔给月亮岛所带来的，或将载入史册。

11月1日，河畔十周年聚会在皖西学院举行，诗人王

明韵作“不要将一把黄泥打磨成瓷器——现代诗歌创作

漫谈”专题演讲。十年了，河畔诗社交出一份漂亮的作业

——十五人的十七本作品集。这十七本书，像是一段旅

程的车票，像是一段关系的印记，记录着这十年每个人漫

漫长夜里孤独创作。 孙婷/文

说到高校诗歌团体，有北大五四文学社，有复旦诗社；在安徽，有
全国高校诗歌重镇皖西学院河畔诗社。这是一群当年各自怀揣写作
梦，如今都已到而立之年却仍沉迷于写作的年轻人创立的。

2004年秋，六安淠河之滨月亮岛上，皖西学院中文系学生陈巨
飞、熊德志、白荣森因和自己已经加入的文学团体春泥文学社有了创
作上的意见分歧，打算另起炉灶，成立诗社。因为学院位于淠河之畔，
故命名河畔诗社。同年10月27日，在皖西学院一号楼1301教室，河
畔诗社正式成立……

诗意地栖居


